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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我从广东梅州中学毕业，

顺利考取清华大学水利系。说起清华，我

们家族可谓情有独钟，我的三位堂叔张琛、

作堳、作精都在上世纪 40—50 年代先后

毕业于此，我和夫人王桂琴及两个女儿也

都出自这一清芬挺秀 的学府，“一门七

清华”的美誉也从此在家乡广为传诵。

入学后，正是我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后的第一年，那时是全面学习苏联的教育

体系。从教学计划、教材到教学方法都是

苏式的，还有苏联专家在系里专门指导教

学工作，考试是口试五分制，每学期考五

门课以上，历时一个月。课程设计很多，

都要求设计计算绘图，最后答辩给分。每

年暑期都有工地现场实习，这些对我后来

从事水利水电工程的教学、研究、咨询工

作都起到了启蒙作用，也对我理论联系实

际的治学方法奠定一定基础。

五年的本科学习中，许多名师的教诲

都令我记忆犹新，终生难忘，如栾汝书老

师的数学，龙驭球老师的结构力学，夏震

寰老师的水力学，陆慈老师的外语。其中

对龙先生的结构力学，讲虚功不“虚”，

饶有兴趣，他讲课慢条斯理，句句精辟，

听课实在是个享受。在专业课中给了我们

诸多教诲的有指导昌平中小型水库设计的

系主任张任先生，指导过我和另两位同学

组成科研组设计出浮筒式自记水位计的黄

万里先生。水位计制成后在清华校河里测

试，这是我们首次接触科学试验。

在清华学习的五年中，我一直担任班

长和团支书，还担任过一段系学生会主席，

组织了许多生动活泼又具创意的暑期学生

活动。例如组织同学代表去访问著名数学

家华罗庚先生，华先生给我们讲了许多学

习和研究的故事；还专门聘请了话剧艺术

家于是之先生来系里和同学座谈，讲他出

演《龙须沟》的过程，又把演《三毛流浪

记》的王龙基小朋友请来和我们联欢。

1957 年秋天，我毕业留校，赶上大

跃进的前奏——大修水利高潮。我和王燕

生被派往京郊昌平区参加大修水利工作。

我先后在白羊城、响潭、德胜口等中小型

水库担任设计和施工技术员，直到 1958

年夏天才返校。

1961 年，蒋南翔校长提出要培养一

批高水平的年青教师，在全校抽调了 90

往事掠影　我在清华的六十五载

  ○张楚汉（1957 水利）

1962 年，张楚汉与王桂琴女士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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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教师为在职或脱产研究生，我是其中

一个，由张光斗先生担任我的导师。这时

我一面学习，一面还担负教研室繁重的社

会工作。1963 年我的第一个女儿张青出

生，岳父母和我们一家 5 个人住在 12 平

米的房子里，真是学习、工作、家庭三肩

挑。记得是酷热的夏天，一边照顾孩子，

一边彻夜在对面保姆室操作手摇计算机，

进行研究生论文的分析计算。

1962 年 3 月 19 日，广东河源地区新

丰江水电站发生了八度强水库地震，坝顶

严重开裂。清华大学和许多兄弟院校技术

人员在地震后赶赴现场。大坝指挥部给了

五万元经费，我将研究生毕业论文和新丰

江大坝抗震分析与加固措施结合起来研

究。从 1964 年起，我和张训时、孙华顺、

吉鸿藻等四人在工地现场开展了大比尺大

坝模型实验，采用爆破方法模拟地震波，

测量模型反应，并用各种加固措施进行试

验比较。试验场地和住地都在野外山沟里，

条件艰苦，与高温余震为伴。经过我们一

年多的努力，试验发现高坝地震动力系数

达到 6~7 倍，这比当时我国沿用的苏联大

坝抗震规范的 2.5 倍高得多。此外我提出

的采用拉氏变换计算反应谱和积分方程法

计算新丰江大坝反应的成果，也得到了和

试验完全相同的结论，从而揭示了大坝断

裂的原因。此前各方专家都无法解释八度

地震为何会导致大坝如此严重的断裂，这

时才找到答案。研究工作也对多个加固措

施提出了比较，最终采用了坝后贴坡和坝

顶锚杆相结合的方案。新丰江水电站大震

后迄今正常运行了 50 年，对广东的能源

供应和调节起着重要作用。

1970 年夏，学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

员，工宣队指派我负责水工专业招生，水

利系这时已经搬迁至三门峡水电站。当时

水工专业的 70 名学员和 20 多位教师，合

编成一个连队，由我任连指导员。这里值

得记载的是，1958 年，三门峡水电站由

于错误的规划设计思想，导致水库运行后

大量泥沙淤积库区，使号称“秦川八百里”

的关中平原遭受洪水泥沙之害，甚至威胁

古都西安。周恩来总理对此事十分关切，

多次亲自召开会议研究解决方案，最后决

定右岸开隧洞泄沙，原大坝底孔全部打开

排沙，水电站低水位运行。我们的工农兵

学员入学后正赶上打开底孔的施工爆破开

挖阶段，师生们便投入到这一工作中去，

也算为三门峡改建尽一点力。

1973 年，水电部决定派出一个中国

代表团，首次去西班牙马德里参加第十一

届国际大坝会议，因为我此前完成了新丰

江大坝抗震研究，并参与撰写大会报告论

文，领导决定派我参加。代表团一行八人，

由张光斗先生任团长。我国在会上提交了

两篇具有较大影响的论文，一篇是关于《中

国水利建设》的综论，另一篇就是《新丰

江水库地震及其影响》。

转眼到了 1976 年，这一年对我来说，

又是一个经受考验的一年。7 月 28 日发

生了唐山 7.8 级大地震，京郊密云水库大

坝上游面严重滑坡，威胁水库安全。地震

引发的大坝滑坡引起了水利部和北京市的

严重关切，钱正英部长和北京市领导王宪

当天就赶到了水库现场查看险情。地震发

生后，系里当天凌晨就派张宪宏、王清友

和我三人一起奔赴现场，调查滑坡原因和

严重程度，并由我担任北京市密云水库抗

震加固设计组组长。清华和水科院、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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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中科院以及解放军 100 多名科技人员

日夜奋战，终于查明了滑坡是由于上游表

面砂砾料保护层发生液化所致，土坝的粘

土防渗斜墙仍基本完好，随后即开始了加

固设计和施工，打开底孔，修建围堰，全

面加固防渗斜墙。我们在工地现场坚守一

年半，与兄弟单位一起胜利完成加固任务。

1978 年，密云工程完工后我返回学

校，正值中美建交前夕。教育部开始选拔

第一批赴美留学人员，最后从中科院、清

华、北大、协和医学院等院校共挑选 50

名教师、研究人员作为首批访美学者。清

华赴美教师包括柳百成、李衍达和我等 9

人。1979 年 1 月中美建交，应卡特总统

邀请，邓小平夫妇访问美国，在中国驻美

大使馆，小平同志亲切接见中国学者，并

合影留念。卡特总统夫人也邀请我们参加

招待会，美国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等美

国 名 流 也 在 招 待 会

上和我们见了面。

此 后 我 来 到 加

州 大 学 伯 克 利 分 校

土 木 系 和 地 震 工 程

研 究 中 心 开 始 了 为

期两年的学习研究，

有 幸 师 从 美 国 科 学

院 和 工 程 院 两 院 院

士、 世 界 著 名 地 震

工 程 与 结 构 动 力 学

权 威、 有 限 单 元 法

创 始 人 之 一 克 拉 夫

（R.Clough） 教 授。

两 年 的 学 习 异 常 艰

苦，一方面做研究，

一方面还选修了十多

门研究生课程，基本修完了美国土木系研

究生的课程。我没有假日，没有周末，每

天在计算机房工作到深夜，坐午夜 12 点

最末一班车回住地。更重要的是学习了克

拉夫教授的治学方法，重视理论与试验，

把学科前沿研究与重大工程实践紧密联

系。给予我最大触动的是美国大师“创新

就是生命”的理念。美国学习的两年是我

学术生涯新的转折点，由此我才领悟到“什

么是前沿，什么是创新”。遗憾的是，克

拉夫教授已于 2016 年与世长辞了。

在美学习期间，得到了许多华人学者

的热情帮助，例如著名数学大师陈省身、

后来当了加州大学校长的田长霖、诺贝尔

化学奖获得者李远哲、著名物理学家沈元

壤等，都曾邀请我们到他们家里做客，用

丰盛的中国佳肴招待我们。更有意思的是，

每年四月下旬清华校庆佳节，海峡两岸的

1979 年中美建交，邓小平同志（2 排左 5）访美时与留学人员合照，
三排右三为张楚汉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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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学子都会相聚一堂，开联欢会，国学

大师赵元任、预应力钢筋混凝土之父林同

炎都逢会必到。90 多岁高龄的赵先生总

要高歌一曲《教我如何不想她》，他的夫

人杨步伟女士就坐在他旁边击掌赞赏。

1981 年 6 月，我从美国回到阔别两

年半的祖国，回到清华园和家人团聚，同

时开始担任水工教研室主任。这期间主要

做了两件事，一是将美国学习到的知识传

授给清华的师生们，开设了“结构动力学”

和“水工专业英语”课程，还先后办了几

期结构工程 CAL 计算机语言的讲座。另

一件事是结合工程实际开展学术研究。当

时正值全国大规模水电工程建设的起始阶

段，许多大坝环境、安全与抗震等关键技

术问题需要研究解决，我和王光伦紧密合

作，组成了水工抗震研究小组，随后有金

峰、徐艳杰、王进廷等年轻学者相继加入。

结合研究生培养，开展了系统的高坝—水

电站抗震与安全稳定研究，并应用于二滩、

三峡、小湾、溪洛渡、锦屏、龙滩、向家

坝等 30 多座高坝水电站工程。先后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等省部

级以上奖励共 13 项。在研究过程中，始

终得到潘家铮院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对

此我没齿难忘。

国家南水北调工程是继三峡后又一举

世瞩目的巨大工程，我作为专家组成员，

先后查勘了南水北调东、中、西三条线，

足迹跑遍河南、河北、山东、四川、青海、

陕西、山西诸省。在考察中，专家组主要

提出东线主要解决沿途水质环境污染和引

渠穿越黄河的问题，中线主要解决丹江口

水库加高以及沿线水库调蓄和穿黄等问

题。目前东、中两线一期工程已经完工，

2014 年年底汉江清水抵达京津，缓解了

京城缺水之急，西线目前仍在规划与勘测

设计中。

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汶川发生了 8.0

级大地震，这是我国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

一场地震灾害。我和陈祖煜、林皋、邱大

洪、王思敬等院士多次赶赴灾区，对紫坪

铺堆石坝、都江堰引水枢纽、唐家山堰塞

湖以及沿大渡河与金沙江流域各水电站进

行了震害调查。到 2009 年春，中国科学

院技术科学部立项研究唐家山堰塞湖整治

和北川遗址保护问题，由我负责。团队历

时三个多月，两次到北川和唐家山现场调

查，并召开院士专家咨询会议。最后由我

执笔形成了《唐家山堰塞湖综合治理与北

川遗址保护》的报告，对唐家山堰塞湖的

安全问题、加固措施，北川遗址保护中防

洪问题以及通口河流域规划修订等提出了

建议。经中科院路甬祥院长签发上报国务

院，经温总理、回良玉副总理和刘延东国

务委员先后批转发改委、四川省、文化部、

水利部等单位。此外，对汶川地震后大渡

河、金沙江流域高坝水电站震损调查和震

1986 年与美国两院院士、导师克拉夫教
授在中美国际拱坝会议上讨论学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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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安全评定工作中，我提出

今后大坝抗震要做到“中震

不坏，大震可修，极震不倒”

的要求，得到潘家铮院士和

专家们的赞同。

自 2012 年开始，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和中科院联合

部署了“水利科学与工程”

学科发展战略研究项目，我

和王光谦院士负责组织实施，

邀请了全国近百名水利专家，

历经三年多，按 16 个子学科

进行研究，完成了水利科学

与工程战略研究报告，并于 2016 年 3 月

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报告系统阐述了

水利科学与工程学科的现代发展历程和研

究现状，展望未来前沿科学与关键技术问

题。

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1986 年在清

华大学召开了中美拱坝抗震学术研讨会，

由张光斗先生和 Clough 教授共同主持，

我任学术秘书，并在会上作了《拱坝地震

辐射阻尼影响》的报告，这是首次在国际

上发表关于无限地基辐射阻尼对拱坝地震

影响的论文。随着学术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国际视野也日益扩大。多年来，我已经逐

步和国际同行建立起学术联系，这期间多

次访问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知名大学，并

多次在清华举办国际会议。

在教书育人方面，从 1957 年留校至

今 60 年，先后讲授“水工建筑物”“结

构动力学”“水利工程科学前沿”等课程。

自 1987 年起，已培养博士 40 名（包括与

周维垣教授合作培养 6 名），在培养过程

中努力做到严谨治学，注意学生科学素质

2004 年，张楚汉（右前）等专家考察南水北调西线工程。

和学术品德的培养。我们每周一次的学术

沙龙活动坚持了近 30 年，全组师生参加，

由研究生们轮流报告研究成果，集思广益，

在讨论中产生创新思维。迄今，毕业的学

生已遍布世界各地，有的活跃在我国水利

水电工程科技的第一线，有的已是博士生

导师、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江特聘教

授等。

回想起来，我的生活历程已走过 80

多个春秋，青少年时代国家处于战争年代，

历尽艰辛磨难；解放后考入大学和工作阶

段，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专业技能，

但历经了多次政治运动和动荡；改革开放

后，我从美国留学返国，才真正开始结合

我国大规模水电工程实践开展科学研究、

研究生培养。30 多年来，国家面貌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育与科学也迎来了

真正的春天。而今，一代新人已经培养成

长，在各条战线上发挥着聪明才智。在此，

我愿以“勤学多思，溯源探异，律己助人，

求实尚美”来寄语他们，为他们的成长和

发展尽我力所能及的力量。


